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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亲树望亲树 冉昱晟冉昱晟非常感受

2025年10月12日 星期日

每年国庆假期，我们都会回老家
一趟，因为母亲一个人住在老家。就
在这段时间，老家房屋旁边的那棵核
桃熟了，我们可以去树下捡核桃。

说起这棵核桃树，清楚记得，那时
我还在读小学，父亲告诉我们，这是他
亲手栽种的，当时核桃树已经很高了，
但是还没有开始结果。父亲说一棵核
桃树栽种八年后就可以挂果了，而这
棵核桃树他刚刚才栽上没有几年，后
来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年才开始挂果
的，只晓得每到核桃果子成熟季节，我
们就会去树下捡核桃。

“核桃树主干长得高，但枝干很
脆，你们千万不要去爬树打核桃！核
桃成熟了，会自己干壳掉下来的，特别
是遇上吹大风下大雨的时候，会掉下
来许许多多的核桃果，所以到树下去

捡核桃比较安全。当然，捡的同时还
要特别注意头顶，谨防核桃落下来伤
着。”父亲叮嘱我们。

父亲很喜欢种果树，用他的话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种果树既可美化
家庭环境，还可让大家有果子吃，既得
劳动锻炼身体，还可以长知识，何乐而
不为呢？

在老家房前屋后，他栽种的果树
分别有橙子、核桃、李子、枇杷、无花果
等，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其他花草树木，
这些，都是他在工作和生活空闲时候
栽种的。记得父亲每当吃了什么水果
后，只要该水果有籽籽，他都会小心翼
翼地收集好，然后把它们种在房屋旁
边的泥土里。

记得有一次，父亲把包好的种子
和几棵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李子树苗

递给我，叫我和他一起去栽种到地
里。父亲左手提着一把锄头，右手紧
紧拿着扁担，挑着空粪桶放在肩上，我
跟随他来到茅厕后面。只见父亲双手
拿着舀粪瓢，搅动粪便后舀在粪桶里，
待双桶装满后就扛在肩上，另一只手
仍然提着锄头向前迈去。

我们来到一块空地里，父亲拿着
锄头，一边用双手挖埋种子和种树苗的
坑窝，一边对我说，种子的坑窝要浅一
些，便于种子破土发芽生长；树苗的坑
窝要深一些，让树苗的根基稳实，经得
起风吹雨打日晒……而我呢，一边仔
细观察着他的动作一边听着他说，因为
父亲微胖，只要稍微使点力，他都会全
身冒汗。此时，只见父亲的头顶微微冒
着热气，在那稀疏的发丝中满是透亮滚
动的汗水珠，而他的脸上、颈上更是汗

水直流。他从衣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
帕子，分别在头上、脸上、颈上擦去汗
水，然后继续挖坑、丢籽、栽树、施肥，直
至把种子埋好，把树苗栽好。

一个、两个、三个……我一边捡着
核桃，一边回想起父亲曾经对我们在
捡核桃时要注意安全的叮嘱。我们都
没有去爬树，一有空，就到树下去寻找
落下来的核桃。

如今，老家的庭院周围环境美了、
绿了，更有果子吃了，而父亲则在80
岁零三个月时去世了。虽然今年他已
经离世三年，但他栽种的这棵核桃树
却依然高大挺拔，树上树叶葱郁并挂
满了果子，栽种的其他花草树木也长
势良好。

每每来到核桃树下，都会想起父
亲栽种果树时那熟悉而难忘的身影。

捡核桃

湿
地
清
晨

湿
地
清
晨

罗
逸
罗
逸

摄摄

王国甫王国甫乡土黔北

责任编辑 赵登银 刘华 陈禹彤（见习)

晨雾初散时踏上纤尘不染的乡间
小道，路面上寻不见半片枯叶，连细碎
的草屑都被清扫得无影无踪。蜿蜒的
小路像一条被反复擦拭的银绸，静静
铺展在翠绿的田野间。道路两旁排水
沟里流淌的清水倒映着蓝天，偶有落
花漂过，旋即被带往远方，不见丝毫污
浊。露水在青翠的小草上凝成珍珠，
折射出细碎的光。

乡间一栋栋黔北民居错落有致，
次第展开。农家小院里，房屋虽不算
崭新，但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最常用
的农具也排列得整整齐齐。栽种的蔷
薇、月季、牡丹花一朵朵、一簇簇，红的
热烈，粉的娇柔，黄的明媚，姹紫嫣红
的花朵间，晾晒的衣裳随风轻摆，洁净
得能看见阳光的褶皱。

当我们纠结农家小院里只栽花草
不种菜蔬，岂非浪费了土地的疑问时，
正在半开放小院旁土地里劳作的沈大
姐给出了答案：把小院内当作生活休闲
区，图的就是一个赏心悦目，小院外才
是生产耕种区，种植农作物、经果树、蔬
菜，图的是丰衣足食。抬眼望，沈大姐
所处的小菜畦里，小葱、蒜苗、芫荽被打
理得整整齐齐，仿佛每一寸土地都经过
精心打扮。

转弯处，房墙上“应急雨伞”四个
红色大字两旁悬挂的十多把雨伞映
入眼帘。同行的温泉村驻村第一书

记娄小勇介绍，这是对面住的冯师傅
设立的。冯师傅是一位跑客运车的
驾驶员，他把乘客遗忘在车上的无主
雨伞收集起来，在路边房屋墙上挂
着，方便出行村民应急之用，村民使
用过后也会很自觉地把雨伞还回
来。雨伞使用时间长了，有的坏掉
了，冯师傅就自掏腰包买回雨伞补充
上去，这个“应急雨伞”为村民应急遮
日避雨将近20年了。

沿路而上，走进门口摆放着几双
水胶鞋的一家小院，微风吹过带来阵
阵花香，犄角旮旯处摆放的物件井然
有序。正在洗菜的陈小英大姐见有
人到来，站起身热情地与我们交谈。
陈大姐除了做农活还卖菜，下雨天出
院门换上水胶鞋，回来进院门就换掉
水胶鞋，再把水胶鞋拿到水池边清洗
干净。这一换一洗间保持了院坝的一
尘不染境。指着身旁择掉枯枝烂叶、
清洗得无尘无垢的一把把韭菜，陈大
姐笑道，我们做事情不能只图省事，还
要考虑方便别人，我把菜择干净洗好
拿出去卖，人家觉得好下次才会再买
我的。

再往前，见一位老人正在挥舞扫
把清扫路面，竹扫帚划过路面的声音，
和赶牛犁地的鞭响竟有些相似。同行
的温泉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
永丽介绍，这位老人是已经88岁高龄

的冯大爷，家人都在市里上班，平常就
他一个人在家。从门前这条路修好
起，冯大爷就动员邻居们，分段承担起
了自家旁边道路清扫的义务，风雨无
阻。他从70岁出头扫到了耄耋之年，
老人家以扫把为画笔，在乡村小路上
描绘着自己的豪迈人生。

冯大爷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了他家
门前。道路一侧的小房子是他家用牛
棚改成的杂物间，杂而不乱，农具、木
棍整齐堆放，墙边一字排开的十多个
泡菜坛子擦洗得锃明瓦亮，坛沿水清
澈如镜子一般。

道路这一侧的两层小楼是冯大爷
家的主楼。推门而入，水泥地被擦得能
映出鞋尖的泥点，光脚踩上去像踩在冰
镇的青石板上，墙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个
个笑靥如花。布艺沙发套洁白如新，茶
几上的茶具摆放得井井有条，粗陶花瓶
插着几枝野花，花瓣上还沾着晶莹露
珠，床铺上被褥折叠得像极了方方正正
的“豆腐块”，玻璃橱柜里的碗沿上有道
裂纹，却被擦得像含着月光。

走出小楼，登高远眺，眼前是一幅
舒展开来的绿色生态新时代画卷。远
端青山如黛草如烟，与之呼应的是山
野间生姜、折耳根基地郁郁葱葱，渐
渐隆起的土地上预示着又是一个丰
收季；600亩高粱基地里，高粱的穗从
旗叶鞘中抽出，花序自上而下依次开

放，完成了授粉过程。沉甸甸的高粱
穗频频点头，像举起燃烧的火把，收
获时节未来可期；2000多亩连片的水
晶葡萄基地，采用避雨化栽种后加盖
的薄膜顶棚，犹如绿色汪洋中的银色
沙滩，阳光照耀下折射出铂金般的丝
丝光线。

缠绕在山腰的淡淡薄雾,犹如少
女肩上的披纱，又如一条条白色的绸
缎，忽聚忽散，忽明忽暗，把绿野映衬
得如梦如幻。

暮阳倾洒大地，主妇们在院子里
淘米择菜，交谈声轻柔得像风拂过树
梢。炊烟从小院里袅袅升起，裹着饭
菜的香气漫过整洁的院落，飘向远处
的山野。

暮色里，一条条一尘不染的小道，
一间间窗明几净的屋舍，连同干净的
排水沟、姹紫嫣红的小院，都成了月光
下最静谧的诗行，诉说着乡村生活的
纯粹与美好。

若不是穿村而过的县道正在大
修，车辆过时带起了缕缕尘烟，恍惚
间，竟以为踏入了五柳先生笔下的世
外桃源。阡陌间浮动的细碎尘埃，恰
似时光蒙了层薄纱，遮掩不住这片土
地的钟灵毓秀。

这里，便是2019年12月荣膺“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红花岗区海龙
镇温泉村。

云深处，和美新景自“治”来

一
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山

连着山，一直延伸到天边，似乎
天际的尽头仍然是连绵不绝的
大山。这里是大娄山，阳光普照
下，光照亮每一块石头，照亮每
一片叶子，照亮每一朵花，世界
变得五彩缤纷，变得温暖、祥和。

景区名叫“十二背后”，像
是大娄山胸前悬挂的一块碧
玉。这个名字已经流传了很
久，究其由来，种种猜测弥漫着
诗意。阳光穿透云贵高原上空
的云层，逡巡在地缝、溶洞、峡
谷、天坑、河流之上。丰富而广
袤的喀斯特地貌，赋予这里无
穷的想象。

光在高原上的脚步轻快、
愉悦，它欣赏着时间给予大自
然的杰作，如同一位老人，端详
着青春勃发的少年。光绕过桂
花村，下到巨大而空旷的母猪
塘盲谷，两头牛在田野间悠闲
地吃草，清脆悦耳的牛铃声，从
碗状的盲谷底部慢悠悠升起，
让光有了一丝丝心醉的抖动。
在光的照耀下，天空碧蓝，山野
青翠，如果有水，便可比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光慢慢抬起，盲谷右岸山腰间两个错落的洞口格
外醒目，如深邃的眼睛。这就是亚洲最长溶洞群双河
溶洞的其中两个洞口。截至2024年10月的最新联合
科考成果显示，双河溶洞的长度刷新至437.1公里，位
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随着科考不断深入，它的长度
还在不断增加。

双河溶洞位于绥阳县桂花村和铜鼓村交界处，因
洞外有两条河流在此交汇而得名。双河溶洞不仅连通
长度惊人，洞内景观更是美不胜收。这里有着世界最
长的白云岩洞穴系统、世界面积最大的天青石洞穴，还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溶洞群。

双河溶洞的形成与水密不可分。在双河溶洞附近
数百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连续分布着超1000米厚的岩
层，岩层以白云岩为主体，与石灰岩类似，白云岩会在
水流的侵蚀下缓慢溶解。双河溶洞就形成于这片7亿
年前积淀的白云岩层中。

二
贵州多山，山中多洞，洞中多奇迹。
光跃过下洞，接近更高的洞口，当地人称之为皮硝

洞，海拔约857米。洞口宽阔，高约20米。洞口的景象
有些破败：灰白色的荒土，呈高低起伏的土堆。这是人
们在洞中采硝的痕迹，所谓皮硝之名便源于此。上世
纪80年代，当地人进入洞中，发现白云岩质的洞壁上，
覆盖着密密麻麻乳白色的碳酸钙结晶体。人们涌入洞
中，将石膏结晶体敲下，背到集市中出售。如今，开采
行为已被制止，但留下的痕迹仍然存在。

光在土堆之上的步伐开始变得犹疑不安，这漫长、
弯曲而幽深的洞，令光有着无限的向往和期待。光可
以到达任何地方，也可以在每个角落留下光的种子。
可当黑暗变得稠密而固执，像厚重的墙一样，光只能望
而却步，停下了好奇的脚步，放弃了冒险，在洞口流连
一番，便匆匆地逃出山洞，回到天空与大地的怀抱。

皮硝洞归于寂静、安宁。这是它生命的常态，在亿
万年的时间长河中，永无尽头的黑暗便是一切的主宰，
从一条细小的缝隙，长成一条巨龙般在山中穿行的溶
洞，似乎悄无声息，又惊天动地。

溶洞喜欢黑暗与宁静的陪伴。与相隔不远的双河
洞主洞不同，这是一个旱洞，洞内干燥，几乎感觉不到
穿洞而过的风，对于河流的回忆也要上溯到上万年
前。时间在洞中几乎是静止和凝固的。只有当极小的
水珠，穿越黑暗的迷雾，由洞顶向下慢慢地滴落，跌落
到地面上，才能感觉到时间的真实存在。

富含碳酸氢钙的水滴并不是连贯的，它滴落的过
程缓慢悠长，在漫长的时光中造就奇迹。地面上光滑
而微微突起的钟乳石，还留有上一滴水珠来临时的甜
蜜回忆。在更加漫长的等待中，它以坚韧的意志，向
上，向着洞顶上方坚硬的岩石生长并靠近，直到与水滴
汇合。如果光如期到达，会发现这坚硬的石头看上去
会非常柔软，如玉石般呈暗绿色或者灰白色。

三
溶洞舒展着身躯，在山体深处自由地行走。大约

1000米之后，进入左侧的一个支洞，至一开阔处，洞顶
平坦，铺满了蓝灰色的结晶，仿佛突破黑暗的包裹与压
迫，放射出它固有的光芒。

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天青石沉积洞穴。穿过需
要弯腰才能通行的狭窄洞道，空间豁然开朗，地面上白色
的粉尘增多，两侧的洞壁让黑暗屏住了呼吸。无趣而单
调的洞内，竟突然间丰富了、活跃了，仿佛沉寂的洞窟活
了过来，生动起来，成了一个热闹而琳琅满目的世界。

石膏的沉积物在这狭小的空间内，得到了充分施
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它成长的过程或许过于漫长而没
有约束，却蓬勃、拥挤而热烈。洞壁上、洞顶，甚至地面
上，只要有充足的条件，它就可以附着在任何地方。

此时的黑暗有些无地自容，它宁愿退却，让光深入
到这洞的腹地，照亮这令人心动的景致。

石膏晶体或相互依偎簇拥着依附于洞顶，犹如满
天的星斗；或无所顾忌地伸展着曼妙的腰肢，呈现各种
匪夷所思的形状，卷曲如蜗牛，挺直如石柱，绽放如花
朵……它们或坚硬如水晶，紧紧地与洞壁拥抱在一起，
显得亲密无间，如同手足；或柔软如丝如棉，轻轻地黏
在石壁上，它们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有一丝的风滑
过，它们就可以妩媚地摇曳和舞蹈，或者完全脱离开石
壁的束缚，飘浮到无拘无束的半空中。

黑暗触摸着这些精灵般的个体，这让它枯燥而霸
道的占有多了一番情趣，它为自己能够淹没它们、抹杀
它们美丽的外表而洋洋得意。可黑暗仍然能够感觉到
光的危险，它知道那不是错觉。每一个晶体内部，都仿
佛有着光的汪洋。当光线来临，这石膏就会显露出它
的本来面目，就会激发出它身体最深处耀眼的光华，雪
白的、晶莹的、透明的……各显身手，光芒四射。

石膏晶体遍布洞中。虽然它足以光华夺目，但它
内敛、低调、含蓄，甚至不知道光的热烈与奔放，不知道
自身的绝世容颜。这种听上去极为普通的物质，在亿
万年的孤寂与黑暗中，孤独地聚集与收纳，最终汇聚成
自身成长的巨大能量。 （发表于《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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